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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特罗斯 -加利任期

结束一年之前，美国大使
迈德琳·奥尔布赖特指派
助手杰米，命他在一次宴
会上到处巡视，看副秘书
长科菲·安南法语讲得如
何，能否避免未来竞选秘
书长时被法国否决。在这

场霍尔布鲁克主持的宴会
上，安南及夫人娜内也是
座上宾。杰米坐在温柔、羞
涩的娜内旁边，跟他们夫
妇拉家常。比如，杰米想知
道他们在日内瓦共同生活
时是否看法语报纸。最后

杰米非常满意，安南的法
语水平足够好。

科菲·安南的法语水平
竟成了最后投票时的一个
问题，这让安南忍俊不禁。
“我现在讲的英语有法语口
音。”他对朋友威廉·肖克罗

斯说。安南的助手、印度小
说家夏希·塔鲁尔听说一位
新闻记者诋毁安南不精通
“莫里哀语（Molière）”，
于是塔鲁尔反击道，“他也
许不精通莫里哀语，但精通
塔列兰语（Talleyrand）。”

关于安南法语水平的争
论成为联合国历史上最痛
苦、最肮脏的事件（美国否
决布特罗斯 -加利连任秘
书长）中的轻松一刻。如果
奥尔布赖特不把布特罗斯-
加利赶下台，安南永远不会

升任秘书长。不得不说科
菲·安南只是一位意外的秘

书长。
在新闻记者、外交官和

官僚人士开始猜测安南升
任的可能性之前，塔鲁尔就
曾向他的上司提出过这个
问题。1994年，一场火灾烧
毁了安南在索伦森岛的公

寓，他只好住在联合国大厦
对面的比克曼塔（Beekman
Tower） 宾馆长达几个星
期。一天，塔鲁尔下班后陪
安南闲逛。他们喝着苏格兰
威士忌，塔鲁尔对他说，美
国显然想除掉布特罗斯 -

加利，他们很可能需要一位
非洲人替代他，安南显然是
合适人选。安南笑着点了点
头，一句话没说。

安南很难把这一猜测当
回事儿。在他当选几年后，
我问安南什么时候第一次

感觉可能成为秘书长。“你
可能不相信，”他答道，“是
最后一分钟。首先，这种事
以前从没发生过。1995年
末，有文章说布特罗斯连任
可能有问题。有几个名字被
提及，也有人提到了我的名

字。我不能把这当回事儿，
因为还没有人从秘书处提
拔上来当了秘书长。”

布特罗斯 -加利与奥
尔布赖特之间的冲突是个
人性的。虽然两人都在回忆
录中坦承，相互看到了对方

的魅力和其他良好品质，但

无疑他们都非常不喜欢对
方。布特罗斯-加利在回忆

录中写道，“我们显然有良
好的友谊，”他接着说，“但
迫切问题出现时，友谊就变
成了愤怒。”

奥尔布赖特在回忆录中
也写道，“布特罗斯 -加利
过于关注地位，好像认为行

政工作都归他管。时间一
久，他对美国批评越来越
多，这也许在其他地方为他
得了分，但这让我更难以征
得国会山对联合国的支
持。”

虽然布特罗斯 -加利

上台时承诺只干一任，但到
1995年，他显然想再干 5
年。“只有傻瓜才不改变主
意。”他说。奥尔布赖特也
是志在必得，决意将他拉
下马。这位捷克出生的美
国大使甚至想让捷克共和

国前任总统、著名剧作家
和评论家瓦茨拉夫·哈维
尔担任此职。但是哈维尔
英语和法语不够好，无法
与世界公众进行有效沟
通，声称自己不能胜任。如
果美国提名哈维尔，会激

怒非洲国家政府。布特罗斯
-加利的当选，是为了满足
非洲的要求，因为该轮到非
洲人担任秘书长职务了。如
果美国决定替换一位非洲
人，让另一位非洲人接任也
许会平息这种情绪。安南显

然是最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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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文明饮食习惯的另一

种表现，是以会餐形式集体进
餐。多年来，分餐制几经提倡，
但直到现在，仍不能普遍推广。

妨碍实行分餐制的原因
很多，除了认为中国人热情
好客、亲密无间、讲究团圆
外，坚持会餐制的人还有一

个自以为最有力的理由，就
是为了继承中华民族优秀饮
食传统。

其实，这个理由也是对
会餐制的误解。据查证，我国
早在战国时代，就已实行分
餐制了。我们平时看的我国

古代历史剧或电影，那时人
们举行宴会、平时吃饭都是
实行分餐制的。

从卫生角度看，会餐制可

给人的健康带来不少麻烦。首
先，许多人在一起吃吃喝喝，
边说边笑，近距离飞沫乱舞，
甚至嘴里小的食物残渣都可
以自由“交流”，“交流”到别
人的脸上，“交流”到食物上。
其次，一桌人多双筷子同夹一

盘菜。还有些人有更坏的习
惯，就是拿着自己的筷子在一
盘菜里翻来覆去挑选，夹上又
丢下，再夹另一块，这种动作
实在叫人看着不舒服。有时，
为表示对客人热情，用自己筷
子帮别人夹菜等等。

这样做的结果，一餐饭
吃下来，不仅 “感情大沟

通”，唾液也进行了“大交
流”。难怪有外国人说中国人

吃饭就像在“接吻”，一般接
吻一对一，会餐制的“接吻”
是一对十，所以传染疾病的
可能性就很高。

我在卫生行政部门工作
多年，遇到过不少由红白喜
事引发的食物中毒事件，尤
其在边远贫困地区、山区。由

于病者或病菌携带者参加集
体会餐，一个病人引起数名
健康人生病的例子有不少，
其中以甲肝、痢疾、伤寒、霍
乱、结核为多见。

近些年来，医学研究证
实，不少溃疡病、慢性胃炎、

胃癌都与一种细菌感染有
关，这种细菌叫幽门螺杆菌。
幽门螺杆菌在慢性胃炎中的
检出率可达80%~90%，而在
消化性溃疡病患者中更高，
可达95%以上。中国人的感
染率可高达60%~70%，年龄

越大，感染率越高，这也可能
与我国大部分人群中的会餐
制有关。

幽门螺杆菌主要寄生在
胃黏膜，在口腔、牙垢甚至唾
液中也可检出。所以，当人们
共用餐具进餐时，就可能相互

传染。欧美人由于习惯分餐
制，所以该菌的感染率明显低
于中国人，有研究报告称，美
国人的感染率只有20%。

有鉴于此，提倡实行分
餐制为上策，用公筷、公勺为

中策，会餐制的就餐习惯应
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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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喝酒后，身体会产

生一定的欣快感觉，因而由
不会喝，慢慢地喜欢喝了，量
也越喝越大，再加上喝酒时，
人多气氛热烈，久而久之便
上瘾了。酒精依赖及其相关
问题是仅次于心血管疾病、
肿瘤，居于第三位的公共卫

生问题。此外，因酗酒导致的
斗殴、创伤、交通事故、旷工
等造成的损失也相当巨大。

口腔及咽部是最先与酒
接触的部位，长期饮酒者口
腔及咽部肿瘤的发生率明显
增高。食管和胃更是酒的受

害者。不少资料显示，酒依赖
者反流性食管炎、食管癌、胃
炎、胃溃疡及胃癌的发病率
也高。酒精对肝脏的影响最
严重。长期酗酒者可引起脂
肪肝、酒精中毒性肝炎、营养
不良性肝炎及肝硬化等。

酒精造成的营养不良，往
往易于被忽视，实际上不少酒
精依赖者合并有不同程度的
营养不良。特别是在一些贫困
地区和民族地区，一些人因经
济条件不好或生活习惯的原
因，饮酒时进食的主食、副食
少，当地称之为喝“寡酒”。酗

酒者的有限热量，主要靠酒精
氧化产生，这时酗酒对健康的
影响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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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受到一支烟

火成功飞升到不寻常高度的
鼓舞，霍加说，有一天他会制
造出可以飞到像月亮那么高
的烟火；惟一的问题是找出
必要的火药配伍比例，并且

铸造出能容纳这个混合物的
匣子。我说，月亮可是非常
远。他却打断我说，他和我一
样清楚这件事，但它不也是
离地球最近的星球吗？

我们在庆典第二晚进行
了表演，大家都说非常好。
得知苏丹从金角湾远岸抵
达观看时，我非常激动、紧

张，害怕出差错，导致必须
再等许多年才能回家。为了
欢迎来宾并宣布表演开始，
我们发射了直入天际的无
色烟火；随后立即展开我与
霍加称为“磨坊”的圆圈表
演。伴随惊人的轰隆爆炸声

浪，天空旋即变成红色、黄
色和绿色。它甚至较我们预
期的更美丽。有一瞬间，我
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威尼斯，
是那个第一次观看烟火的
八岁男孩。

第二天上午，就和童话
中一样，帕夏通过霍加送来

了一袋黄金。他对表演非
常满意。我们又表演了十
个晚上。白天我们修复烧
坏了的模型，策划新的表
演，并让人带来狱中的俘
虏装填火箭。

婚礼庆典结束后，我没
有再见到霍加。远离这个不

断观察我的古怪男子的探
究眼神，着实让我自在许
多。我待在牢房里，看护病
人打发时间。听到帕夏召见
时，我感到一股近乎快乐的
战栗，急速赶往。他先是敷衍
地夸奖我，说大家都很满意

这次的烟火秀，大家也都非
常开心，说我很有才华，等
等。突然间，他说，如果我能
放弃自己的信仰，他马上会
让我自由。我大为震惊，变傻
了，说自己想回国，甚至傻乎
乎、结结巴巴地提到母亲和

未婚妻的事。帕夏仿佛没有
听见我的话，只是重复刚刚
说的语句。当我说我不会放
弃自己的信仰时，帕夏大发
雷霆。我回到了监狱。

三天后，帕夏再次召见
了我。这次他心情很愉快。

我还没作出决定，因为无法
确定改变信仰是否能有助
于我逃脱。帕夏问了问我的
想法，并说会亲自安排我和
当地的美丽女子成婚。趁着
一时的勇气，我表示自己不
会改变信仰。帕夏稍稍有些

惊讶，说我是笨蛋，然后又
送我回了狱中。

一天，他们把我带回了
官邸。帕夏让我亲吻了他的
衣服下摆后，对我进行了一
番安慰。他说，因为我不为
求生而放弃信仰，所以他开

始喜欢我了，但没过多久却

开始叫嚷咆哮，说我的顽固
毫无道理。他愈骂愈气，说

原已决定要处罚我。接着，
帕夏突然说，他已经把我当
成礼物送给了霍加。我茫然
地看着他。帕夏解释道，我
现在是霍加的奴隶。他给了
霍加一份文件，现在霍加有
权决定要不要给我自由，从

此刻起，他可以任意处置
我。帕夏离开房间走了。

他们告诉我，霍加也在
官邸，在楼下等着我。我们
走着回到了他家。他说，他
一开始就知道我不会放弃
信仰。他甚至已在家中为我

准备好了一个房间。在我嚼
面包时，霍加开心地看着
我。他看着我的愉快表情，
犹如农夫喂着自己刚从市
集买下的好马，一边想着未
来它会为自己做的所有事
情。直到他忘记了我的存

在，埋首自己宇宙志理论的
细节，以及设计打算送给帕
夏的时钟之前，我仍常常想

起这样的神情。
后来他说，我以后要教

导他一切；为此他才请求帕
夏把我送给他，而且只有这

样，他才会还我自由。几个
月之后，我才了解到这所谓
的“一切”是什么。这“一

切” 就是所有我在社会学
校和宗教学校里学到的一
切，也就是在我的国家所教
授的所有天文学、医学、工
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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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给我们在加拿大立

足提供了物质保障，却不能
满足我们精神的追求。在到
加拿大之前，我们是先着手
办出国留学的。老公在考完
托福准备 GRE时，听到有
关移民加拿大的消息，在经
过一番调研后，我们决心做

一回 “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要求只做过澳大利亚、
新西兰技术移民的小移民公

司为我们做一次申请加拿大
技术移民的尝试。公司老板
心中无底，但在我们的强烈
要求和鼓励下，也只好答应
替我们试一试。结果是出乎
意料的顺利。从申请到拿到
移民纸只用了半年时间。故

我们到加拿大是以技术移民
的身份而非留学生身份，可
留学梦一直深藏心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是我的人生理想。陶渊明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一直都是我所向往的人生最
高境界。可到了加拿大几个
月，每日都在为基本生计奔
波劳作，感觉离自己所追求
的人生理想，所向往的人生

境界渐行渐远。我开始自问：
“难道我们离乡背井，远离
亲人就是为了得到这样的结
果吗？”答案当然不是。怎样
才能改变这样的处境呢？

上学，只有回到校园我

们才可能有时间、有心情去
寻找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去找回属于我们的精神家
园。就在这时，老公在报上
看到××学院招MBA学生
的招生广告，这个广告仿佛
是黎明前的一道曙光给我
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老公和我抽空赶到该学

院。学院设在一小型 Plaza
里，看样子是租了一个区
域，再将其装修成几间教室
和会议室，教学设施非常简
单。一自称为学院秘书的女
士接待了我们，向我们热情

洋溢地介绍学院情况。她告
诉我们：学院成立于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初，主校园在温
哥华，多伦多的这个分院是
去年才开办的，故规模较小，
但师资力量还是很强的，请
的都是名校老师。目前学生

来源主要是一些有工作的，
所以学校的课程大多设在晚
上。白天可以做自己的事。现
在报名，一月份便可上学。一
年之后，就可拿到美国大学
的MBA学位。老公被她说
得心动，唯恐失去上学机会，

视而不见我的眼色，掏出支
票就付款。

待我们付完钱离开学院
站在寒冷的风中等公共汽
车时，老公突然笑笑说：“我
怎么觉得自己有点像方鸿
渐，这所学校不会是第二个

克莱顿大学吧？”看着他略

显不安的样子，我忍不住调
侃道：“克莱顿大学倒不会

是，毕竟它还有几间教室，
再说假如它是翻版克莱顿
大学，一定会让你再多交点
钱，送你一个博士学位。你
也好靠它回国混个教职什
么的。可惜只提供硕士学
位，方鸿渐的待遇你是轮不

上了。”老公哭笑不得地看
着我，摇摇头有点后悔地
说：“刚才好像是急了点，不
该马上付钱，那现在怎么
办？”我说：“总不见得现在
就折回去，把支票要回来
吧，人家以为我们有病。”他

想想也有道理，只好先乘车
回家再商讨。

一日，我和老公在超市
碰到不久前经朋友介绍认识
的田博士。田博士一直居住
在多伦多，并在约克大学拿
到人类学博士。虽与他只一

面之交，但见到他还是有
“他乡遇故知”的亲切和信
任感，连忙把困扰我们心里
的这件事告诉了他。他听后，
批评我们病急乱投医，说想
早点上学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上学的目的是什么一定要

搞清楚。他最后说：“走，我
带你们去见一个朋友，他是
牧师，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
他帮我走出许多人生误区，
现在我有什么问题仍会找他
商量。”于是我们便坐上他
的车赶到不远处的牧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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